
这世间有一种债，永远
还不清，那是子女欠父母的
债，因为有一种爱永远不
变，那是父母对子女的爱。
从我们一出生，这份爱，这
份债，就伴随着我们。我们
带给父母的，只有莫大的负
担，父母的开心和难过，都
是因为我们……

去年4月份，我母亲中
风跌倒，从此一病不起。我
时常亲自照顾她，看到她一
天天地衰弱下去，我的心一
阵阵绞痛。这一年来，我从
来没有睡过好觉。母亲独
立性很强，她不喜欢与人同
住，不过她的家紧邻我的
家。晚上母亲若有任何不
适，护士都会立即告诉我，
我马上就会过去。

上个月，我母亲又不幸
中了新冠病毒。让我感恩
的是，有惊无险，经过三个
星期治疗，由阳转阴。后遗
症是，整个人看起来加速衰
退了。我知道，离别的日子
近了。可以说，现在是见一
次少一次。我用更多的时
间陪伴她，和她说话，喂她
吃东西。

母亲是一个女强人，她
负责国信银行在雅加达的
一个分行，这家分行由她创
立，直到病倒前，她一直都

在银行做经理。她应该是
世界上最老的银行经理。
90岁还在工作，一共做了三
十年。

由于母亲太强势，让我
以为她是不会老的，也是不
会死的。由于这个错觉，让
我这个做儿子的，没有更多
地去照顾她。她不要来我
们家住，也不让亲友把她当
成一个老人来探视，为她请
护士，她也不要。她说：“我
习惯了一个人，所有的事情
我都能做。”

由于卧床不起，她才接
受了现实，知道自己没有力
气了。我给她请了几个护
士，24小时轮流照顾。这个
变化也让我心痛，母亲真的
老了，成为一个需要照顾的
人，什么事都不能做了。对
于母亲本人来说，这也是让
她很难接受的现实，她的生
命出现重大转折，不能够自
食其力了。虽然有孩子在
身边孝顺，她也不会喜乐，
因为不能做事，她会感到无
奈，认为自己成了累赘，成
为别人的负担。她从来都
不要成为孩子的负担。

为了随时观察母亲的
状况，我在母亲家中的几个
房间，安装了摄影头。在自
己房间的电视屏幕上，我可
以看到母亲的坐卧起居。
在办公室工作期间，我通过
手机观看了解。

对于过世的父亲，我有
一个遗憾，在他生前，我没
有拥抱过他。后来，我时常
会抱着我的母亲，在她面
前，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孩
子，拥有母亲是莫大的幸
福。我替她染发，替她梳
头，让她觉得自己还好看。

如今看着她一
天天衰退，让我的内
心无比伤痛。

我时常会想念
我的父亲，对于父
亲，我有太多遗憾。
他去世的时候，我只
有31岁。父亲在我
29岁至31岁期间，中
风瘫痪在床。我没
有请人照顾，而是和
妹妹亲自照顾。父
亲不能自然排便，我
要用手为他把大便
挖出。留在身上的
那个味道，用肥皂洗
不掉，我要去游泳池
游泳，味道才会消
除。但我很愿意这
样做，这是我与父亲
最亲近的时候。而
父亲的面色却有点
尴尬。

在泗水一家医
院，我在晚上守护，
妹妹守护白天。守
夜十分辛苦，不能睡觉，只
能靠在床边打个盹。一夜
的照顾，除了疲乏还有恐
怖。半夜常听到有人哭，知
道有人死了。不久就有死
人被车推出，走道上，咕噜
咕噜的车轮声，回荡在我耳
畔，之后归于平静。

也许别人看我做儿子
已经做得很好，而当我站在
父亲墓前，我总会对父亲
说：爸爸，如果我能够再来
一次，我会做得更好！

有一次在医院，父亲目
不转睛地注视着我，那时我
有一种冲动，想跪下来，向
他谢恩，但是我没有做出
来。现在对我母亲做出来
了。在今年我70岁生日的
时候，我跪在母亲面前，向
她表示感恩，请她原谅我服
侍照顾得不够。我和妈妈
在一起生活70年，多么漫长
的岁月，不要说母子亲情，
就是一个朋友相处70年，也
会让人疼爱。

父亲生前亲身感受到
我的孝顺，而我从小调皮，
给他留下更深的印象，不能
不让我引以为憾。的确，在
我儿时，常常给父母带来麻
烦，邻居时不时跑来告状：

“你的孩子又打我的孩子
了！”父亲对我的失望可想
而知，他多次对我母亲说：

“我们翁家，没了，没了！”
当我娶到李文正女儿

李红的时候，我父亲也只有
一个期待，认为我有机会打
着领带，在银行做一个上班
的职员了。他没有想过，他
儿子会自己开银行，他没有
看到这一天，这也超出了他
的想象力。

不仅是我父亲，当年认
识我的人，没有一个预料到
我今天的发展。在我70岁
生日家宴上，我的同学还对
我说：“完全没有想到你有
今天的发展。”说实话，其实
我自己也没有想到。不得
不说，我人生的经历是一个
传奇，它不是一个榜样。所

以尽管成功，我还是一直战
战兢兢地过生活。

母亲守寡39年，付出很
多的辛苦，尤其是生意做得
不好，欠下很多债务。我用
13年时间，从1983年到1996
年，替母亲偿还了所有债
务。那时候我的事业刚起
步，由于债务太大，我要分
期偿还。我曾告诉我的岳
父李文正：我一定要替妈妈
还清债务！我父亲过世的
时候，没有留下债务，我希
望母亲过世的时候，也可以
问心无愧地离开这个世界。

母亲所欠的金钱好还，
而我欠父母养育之恩的这
笔债，却是还不清的。面对
一天天衰退的母亲，我觉得
我至少还欠着她的一条命，
我直到今天还在用着这条
命。

任何宗教的经书，都告
诉我们，人死以后是永远的
分开，没有机会重逢。一想
到这个，我就感到很恐怖，
这是我目前最害怕的事。
若以佛教理念来讲，人有生
死轮回，然而即便有来生，
我们彼此也不再相识。就
像活在当下的我们，不知道
我们的前世是谁。

一些人在最后离别之
际会说，“让我们来生再做
兄弟吧”，或者说，“让我们
来生再做夫妻吧”。谁知道
来生在哪里？或由兄弟变
成仇人，或由夫妻变成冤
家，也未可知。来生再聚
首，不过是人们的一种美好
愿望。

死亡对所有宗教来说，
都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命
题。无论你再怎么不舍，一
旦死亡，就是永远的分离。
遗憾的是，我们对父母所欠
的债，永远也还不清了。作
为一个儿子，我没有资格或

特权说，我会还了这个债！
就像我替母亲偿还她在生
意上的债务一样。我一直
认为，无论我们多少强势，
我们欠父母的债，不但还不
清，也没有资格说能够偿
还。

一个人孝敬父母，不是
因为礼俗。如果是礼俗的
话，有的孩子顺从，有的孩
子不顺从。也不单单是一
种责任，因为责任带有强制
性，会让人感觉到累。它是
一种爱，是发自心灵深处对
父母的爱，是上天给你机
会，让你够服侍父母。这就
是一种福分。

很多孤儿没有福分，不
能孝敬父母，因为他不知道
父母在哪里，或者因为父母
早逝，还没有来得及尽孝。
与他们相比，我们有孝敬的
机会，难道不是上天对我们
的厚爱？自从母亲一病不
起，我总在祈祷，企求上天
多给我一点机会，让我能够
充分尽孝，这是最美的，也
是最后的一段时间，这个时
间一去，就不会再回来。

母亲感到欣慰的是，三
十年来，她在教会服务，照
顾青少年，帮助他们念书，
供应他们生活，甚至照顾他
们的父母。母亲先后帮助
过数百名青少年，他们都是
穷苦人。这个账要算在上
天的身上，所以上天把她留
到九十多岁。

在中国古代，无论一个
国家，还是个人修养，“仁”
都是一种最高境界。作为
一种含义极广的伦理道德
观念，“仁”最基本的精神就
是“爱人”。

论语中说：“君子务本，
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
为仁之本与。”由此可见，仁
者爱人，孝悌并举。所谓

“悌”，就是友于兄弟姊
妹。

我有两个妹妹，一
直在我的照顾中，包括
妹丈和他们的孩子、孙
子。父亲过世的时候，
我问他还有什么交代。
父亲沉默良久说：“如果
我不在了，这个家会被
人欺负。”我知道他是不
放心两个妹妹。我挺着
胸膛对父亲说：“你放心
吧！有我在！”

现在回想起来，父
亲对我的承诺，应该是
将信将疑，毕竟我当时
初出茅庐，还没有显示
自己的实力。我扫墓时
会告诉父亲：爸爸，我已
经履行了对您的承诺，
没有辜负您的托付！

有关这方面，我要
特别感谢我太太李红，
我和太太结婚前有过约
定。我对太太说，我一
定要照顾两个妹妹。我
太太只回答一句话：“你
把我们的钱补贴给妹妹

或赞助教会，我都没有任何
话说，你也不需要告诉我，
不需要征得我同意。只有
一点，不可以给其他异性。”
这是我们婚前约法三章的
其中一章。

我们来世上走一遭，一
要孝敬父母，二要家庭和

睦。如果家族成员有什么
误解和过节，借着死亡还没
有临到我们身上，应该尽早
化解。死亡会把这层亲缘
关系，永远分开，让我们再
没有机会做任何事情。

作为一个多子女的家
庭，和谐是最重要的，幸运
之神不会光顾每一个人，兄
弟姐妹之间应该互相帮衬，
抱团取暖，一荣俱荣。最可
耻的莫过于一个人独享财
富。兄弟姐妹因财失义很
不应该，闹到法庭更加令人
不耻。钱财本身外之物，多
让给自己的兄弟姐妹，又有
何妨？

很多人都看过一幅西洋
画——《祈祷之手》，这是德国
艺术大师阿尔布雷特·杜勒的
作品，这幅画的背后，有一个
十分感人的故事。

那是在文艺复兴时期，
以意大利为首的欧洲多国
已经先后进入政治、经济和
文化的开放与繁荣时期，人
文主义的光辉照亮了欧洲
大陆。而在阿尔卑斯山北
面，德国还处于其历史上最
为暗淡的一个时期。

杜勒出生在靠近纽伦
堡的小村里，父亲是一个做
首饰的金匠。由于子女众
多，家庭十分贫寒。

杜勒和他的哥哥拥有同
样的梦想，都希望发展自己在
艺术方面的天分。不过父亲
无法供他们俩到纽伦堡艺术
学院读书。俩兄弟就以掷铜
板来决定，胜者到艺术学院读
书，输者则到附近的矿场工作
赚钱。四年后，在矿场工作的
那一个再到艺术学院读书，由

学成毕业那一个赚钱支持。
结果，弟弟杜勒胜出，去

了纽伦堡艺术学院学习。哥
哥则去了危险的矿场工作，在
弟弟上大学的时候，为弟弟提
供经济支持。杜勒在艺术学
院表现突出，毕业时，他的作
品已经能够赚到钱了。

这位年轻的艺术家返回
家乡，答谢哥哥几年来对他的
支持，并且说：“现在轮到你
了，亲爱的哥哥，我会全力支
持你到纽伦堡艺术学院攻读，
实现你的梦想！”然而哥哥流
着泪说：“我上不了纽伦堡艺
术学院了。看看我的这双手，
四年来的采矿工作，已经毁了
我的手，关节动弹不得了。”

有一次，杜勒在家里经
过哥哥的房间，哥哥举着那双
充满皱纹的手，正在祈祷。哥
哥说：“上天呀，你给我的那份
艺术天分与恩典，请转给我的
弟弟吧！”于是杜勒以哥哥这
双手，创作了那幅著名的绘画
作品。

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
斐尔，都是意大利的杰出大
师。杜勒翻越阿尔卑斯山，到
南方去观赏绘画大师的作
品。杜勒的创作能够更好地
体现大自然的魅力，正是因为
他翻山越岭都是步行，与大自
然有过亲密接触。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单
枪匹马很难获得成功。中国

古代有一个寓言故事，也形
象地说明了这个道理。

有几兄弟常常吵架，一
天，父亲把他们叫到跟前，
拿出一把筷子，说：“你们谁
能把这把筷子折断？”几兄
弟谁也折不断。父亲又把
这把筷子分开，每人一根，
叫他们再折，这次，他们一
折就断了。

“久病床前无孝子”，其
实这种说法并不客观，它只
是从礼教角度来看行孝，没
有体现出子女对父母的那份
爱。而爱是永不止息的。

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
哺之孝。动物尚知如此。如
果我们还有机会尽孝，请不
要当着是一种付出，我们没
有什么付出，这是上天的给
予，以赎回光阴。能够在父
母人生最后一个阶段尽孝，
是我们的福气。

父母还健在的兄弟姐
妹，应好好珍惜尽孝的时光，
也不要因为一点利益而不团
结，借着有生之年，彼此珍爱，
弥补过失。

我和母亲的关系已经快
走到时间的尽头，让我恐怖、
惧怕的事，正一天天逼近我。
我希望未来能够在天堂再
见，但圣经上没有这么说。
我所能做的，就是把浪费的
时光尽可能多地赎回来。期
望上天再给我多加一些时
日，让我多尽一份孝心。

人生是一个不断“欠
债”，不断“还债”的过程，而
且是要去用心去偿还。父
母与子女之间如果没有这
种“债务关系”，那么世间也
就没有了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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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债有一种债 永远还不清永远还不清
——照顾病中母亲的感悟

翁俊民在今年翁俊民在今年33月月2424日日7070岁生日之际全家照岁生日之际全家照
翁俊民身边是母亲翁俊民身边是母亲，，中间是太太李红中间是太太李红，，与大妹与大妹，，小妹小妹（（最右最右））

翁俊民给母亲喂食翁俊民给母亲喂食

 





































































































翁俊民与病中的母亲翁俊民与病中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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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俊民

翁俊民为母亲染发翁俊民为母亲染发


